关于湖北神农架的导游词大全合集
在第一次见到飘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起了神农架未能成行的遗憾。就在今年春节刚过，我接到飘的电话，问我五一可否一起去神农架，我含糊其词。在三月份的一天，他又问我，我告诉他我打算去马尔代夫。他又说：我自己召集去也没什么，只是，如果没有一个朋友同行，心里没底。说这话的时候，那家伙正坐在我家的沙发里吸烟，淡蓝色的烟雾在那张黑脸前升腾。我想，老君山不会就是这样的吧!就这样，我们确定了这次神农架之行。随后，飘、初出茅驴还有我开始了具体的筹划准备。
慵懒的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面对显示器，居然没有了思想，那一段经历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中闪现……
终于在4月30日紧张又不安的开始了我们的旅程。当我最终坐在去往宜昌的火车上时，所有的因为非典而带来的不安全部都化为平静。一直比较喜欢火车旅行，因为可以尽情的发呆。因为非典的缘故，车窗大多是打开的，湿润的风就顺着窗口疯狂的在火车上穿梭，我也倒乐于让它肆意的吹打着我的面。就在天色将晚的时候，我们这次穿越队伍中最腼腆的队友犀牛同学突然开心的笑了起来，我正纳闷，心想：是什么让犀牛同学如此开心的时候，其他的同学们也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发呆一天的代价是风儿带给我满脸的黑灰，除却眼镜，居然黑白分明了，难怪犀牛笑的那么开心。
一路无言。列车在1日的凌晨5时多到达了宜昌。马不停蹄的转车赶往此次神农架穿越所要经过的最后一个县城--兴山县--出塞的昭君的故乡。由于所有人的心中对神农架都是模糊概念上的认识，因此也难免有所紧张。基本上对兴山也没什么具体的印象，只是从宜昌到兴山的一段路美的让人心醉，很近似武陵源的那种美。因为这种让人心醉的美，在返程的时候，我们神农三剑客决定包车，一路拍到宜昌。
一路的欢歌笑语，扰的同车的人们无法入睡，心里也许都在嘀咕着，他妈妈的，这群疯子!随着老泰的反串广东大戏拉开帷幕，疯狂也达到了高潮。于是，反串的作秀在车厢里此起彼伏。在疯狂中，我们进入了神农架林区，峡谷里的溪水欢快的奔流，亦如我们的心情。非典带给人们恐惧，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意想不到……按照日程，木鱼镇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所谓的木鱼镇，其实就是由一条大约一千米的小街，和街两旁的各式酒店所组成，街道还算工整。镇子上的物资相对匮乏，所有的青菜呀什么的都是要用车在兴山运过来，价格可以与猪肉媲美。因为非典，整个镇子里就我们一行十几个装扮怪异的家伙在到处招摇。木鱼镇的接待能力大概在几万人的样子，而整个镇子的土著居民、来做生意的加起来也不过是几千人。我们找到了一间以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命名的酒店，经过了讨价还价，标双20大元搞掂。中餐100大元8菜一汤四荤四素，晚餐12菜一汤200大元，真个过足了大快朵颐的瘾。更巧的是，今天居然是老家伙飘的生日，于是我和苹果在小镇上唯一的蛋糕加工点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在写上什么祝福的问题上我们陷入了僵局，不是太传统就是太没有创意。最后，还是我灵机一动，写下了六个大字，这六个大字也成了当晚的噱头。
镇子上的原著民基本上都是药农，也有一些人以开茶园为生。神农架是一个动物、植物的天堂，在这个以旅游经济为主体的镇子上，我知道了好多当地所特有的药材--什么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九死还阳草……好怪的名字。小镇上依街而行有一条小溪，那就是很著名的香溪了。香溪是香溪河水的发源地，其源头位于木鱼镇西两公里处的峡谷石缝中，自源头穿兴山，流到秭归香溪注入长江，全长96公里。据传神农炎帝曾在香溪源头洗药，故又名洗药池。因其水质清澈纯净，饮之甘凉，沁人心脾，所以，唐代茶圣陆羽将此水列为天下第十四泉。香溪水曾孕育出绝代佳人王昭君和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香溪后面的山坡上，是成片的茶园，与闽粤一带不同，这里只生产绿茶。因为这里的茶叶大体都是没有农药施肥的，因此，当地人又将这种茶叫做高山有机茶。按照不同的采摘时节分为明前茶、雨前茶等，按照不同的采摘标准又分为芽茶、旗枪、雀舌等等。而当时所出品的正是芽茶。
整个下午就在慵懒的闲散的空气中度过。当晚，我们此次穿越的向导老卢找到我们，经过了简短轻松的交谈之后，我们确定了第二天的行程--从木鱼镇包车一路杀到阿弥陀佛。按照北京山水的功略，这第一天的路程我们将轻松度过，这也为我们两天的轻松腐败埋下了伏笔。
第二天一早，当队友们懒散的从被窝儿里爬起来时，事先包好的车已经在等我们了。胡乱的向嘴巴里塞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出发了。由木鱼镇到阿弥陀佛，天生桥和彩旗村是必经之地，这是北京山水的路线，我们给压缩了。原因是大家都在想着可以在原始森林里多呆上一天，那种探求未知的迫切就像初生的孩儿童。(天生桥，横跨在一条峡谷上，跨度大约在20几米的样子，由桥底到谷底的溪水落差有3-40米的样子，溪水清澈见底。)一路上的风景像复制的一样，没什么两样，山路也还不错。直到后来我们才发觉，原来在老君山顶，我们也还可以远远的看见丝带一样的盘山路。我们此行的向导老卢的家就在这条路上，在我看来，老卢是没有邻居的，几乎是方圆十数里甚至数十里，就老卢一户人家，房子是依山而建，倒也周整，面向青山，背后就是几百米深的峡谷。数十只羊、猪、鸡、鸭等家畜家禽就那么放养在房前屋后。原来老卢是在这里占山为王了。离开老卢家，穿过保护站，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来自大山的呼唤。路是依山而建的，一侧是陡峭的高山，一侧就是万丈深渊。粉红色的高山杜鹃、白色的山杏就那么恣意的绽放着，这里一丛，那里一丛。露珠还没有褪却，轻轻的，拭过花瓣儿，划过空气，落入大山的泥土。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呢?那是大山的宁静厚重，不需要喝彩，依旧孤芳自赏，傲然屹立。也许，任何的文字都是多余的。
植物带的变化提醒着我们海拔在不断升高。终于，900CC的微面在一块字迹模糊的牌子前停了下来，这里就是阿弥陀佛了。这里的海拔一千六百多米，高山草甸在上午的阳光下，像金黄色的毯子覆盖着属于它的大山，一丛丛的高山杜鹃和箭竹散落其中，远远望去就像天然的绣花毯子。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队筑路工人和散落在地上的巨大三角铁。那些散落的三角铁在后来被我们得知，是用来在大山上建造输电(也许是通讯)铁塔用的。而这些硕大的铁块是山民们用肩膀运上去的。看着那些山民为了建设，亦或是为了生活，背负了100多斤的铁架子健步在大山里时，早晨还因为自己背包的60多斤重量，而鼓起的骄傲，一下子像吹满气的气球突然遇到了一棵尖刺，噗--的一下就化为乌有。在离开阿弥陀佛大约30分钟后，向导老卢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营地了。大家有些面面相觑，意见马上泾渭分明的分为两派，主张继续前进的和赞同就地扎营的。经过简单的沟通，我们的队长决定扎营。这就给了我们整个下午的时间来仔细的品位神农架的风景。也为我们两天的腐败拉开了帷幕。其实，我们的营地刚好就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山坡上，小溪从营地旁流过，沿着小溪有一片低低矮矮的树林，说不上那树是什么名字。迎着山坡向上，是好长的一段巨大岩石，向导老卢告诉我们，那些石头叫做城墙崖。一丛丛的箭竹稀稀落落的立在枯黄的山坡上，只有那些挂满枝头的杜鹃花骄傲的昂着头，在满眼的枯黄中格外的惹眼。高山草甸看似平坦，睡起来却不怎么舒服，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扎好营，老卢带领大家去看悬棺。我本来就不想去，但拗不过，就懒洋洋的跟在后面。在翻过了一道山梁之后,被MM们誉为雅皮的栖风同学发现了一些羽毛，于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不再说“茄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今天，你毛了吗?”或者是“你的毛歪了”。没想到，偶然的发现竟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快乐。
5月3日。在经过了三个小时的行军后，我们到达了神农架无人区的至高点--老君山。老君山海拔两千九百多米，在距离顶峰几十米的几丛箭竹之间，被我们选为营地。吸取头一个晚上雨中生火的教训，我们决定在下雨之前将营火升起来。于是大家自动的分工协作，拾柴的、埋锅灶的、取水的……大家秩序井然，很快就将营火升了起来。也就在几乎同时，乌黑的雨云就压在我们的头顶。为了营火不被雨水熄灭，我们很快就砍了几条比较粗壮结实的枝条，在营火的四周挖开了几个洞，用塑料布给营火做了一个雨披。由于附近没有水源，这个临时的雨披竟然成了我们取雨水的工具。呵呵，面对大自然，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坐在办公室里的家伙竟然也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站在冰爽的雨水中，望着远处山中缭绕着的云雾，神农架的气息透过每一个毛孔钻进我们的身体，除了让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外，我是什么都不想做的。晚餐时我们发现，最为腐败的并不是行军三个小时的扎营，而是我们的食物--各种各样的从深圳或者木鱼镇带来的速食，连夜下山到阿弥陀佛从筑路工人那里高价买来的大米，一点野葱，还有--整整一炒锅的山韭菜!篝火上的铝锅里升腾出来的米饭的焦香提醒我们，我们将要正式的开--餐了。你是绝对也想不到的，我们的主食竟然是一锅广式香肠饭!在我的小炉头上，各种花色的靓汤也在欢快的冒着诱人的泡泡。很快，那些泡泡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一休靓汤。那个小炉头在守夜的时候又为我和栖风带来了一杯杯香浓的巧克力，那感觉真是盖了帽了。
关于守夜，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和栖风是第二班，飘和小草是第一班。小草来自四川，是个很可爱又有点腼腆的家伙。就在他快要下岗的时候，警报在深夜里极其刺耳的想了起来，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个警报是我们为了安全，在营地的周围用细绳子拉起来一圈警戒线，警戒线由若干根插在地上的枝条撑起，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置警报器，开关连接在在绳子上的绝缘体上。只要细绳子被触动，警报器则自动开启。也许大家就知道那不是什么野猪黑熊什么的闯入，居然没人动一下。我爬出帐篷，小草告诉我是他误触警戒线导致报警。其时营火还噼劈啪啪的烧的正旺，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火苗在小草的眼睛里跳跃着，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嗯，这家伙是故意的，一定是故意的。
高山上湿润清爽的空气带我们进入新的一天，我们也真正的进入原始森林。随着海拔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绿色闯入眼帘。青苔是和树木伴生的，每一棵树木上都依附着厚厚的苔。飘顺手就撕下一块青苔绕在脖子上，那青苔与俄罗斯女人脖子上的狐狸皮有些神似，毛茸茸的。真想知道，那围脖里如果爬出几条蚂蝗……嘿嘿。与前两天不同，今天几乎是一路急行。老卢在前我再后，队伍的最后还有老泰高举起的他的鞭子。我的对讲机里不时的传来‘停一下’的命令。向导老卢所带领的其他队伍都没有这么的负重，也没有这样的行军速度，因此每一次停下来他都要坐下来休息。嘴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着你们真行一类的话。受他的蒙蔽，我们的骄傲再次的膨胀。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飘居然向老卢发起了挑战：“把药农拉垮……”，结果老卢用行动教训了我们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城里人--老卢在前面急行，我们伸着长舌头在后边跟着。于是，类似‘停下来’、‘等一下’之类的命令越来越多了。每次停下来的时候，老卢都要一脸坏笑的看着我--在他眼里，我是‘他们’的头儿，尽管后来老卢跟我说你挺厉害的，我还是……惭愧。
在快速的行军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过了我们原计划的第三营址--蚂蝗沟。顾名思义，这里的蚂蝗使其扬名。我是第一个发现被蚂蝗光顾的幸运儿，在我左脚的袜子上发现了第一只蚂蝗。于是大家的长枪短炮都举了过来，一只小小的蚂蝗就谋杀了我们好多的菲林。也许是因为我的保护做的比较好，那可怜的蚂蝗也无处下口了。也许是乐极反生悲，在回到木鱼镇的第二天，我发现自己的右脚外脚踝处有一个圆圆的洞，新鲜的渗着血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圆圆的洞。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把蚂蝗带回来也不喂饱了。
没有了合适的营址，加上天色还早，我们决定一路杀到老卢家，杀鸡宰羊。有了鸡羊的诱惑，老泰的鞭子举的更高了。穿山涉水中一座座山就在我们的身后了。其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应该就是屁股坡了。真的想不出在远离人烟的原始森林深处，居然有这样的一处，看似开山后的碎石山，而且，几乎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样的规格。屁股坡的坡度在4-50度的样子，最安全的姿势就是一路小心翼翼的滑下去。下边溪谷里溪水潺潺，在稍向前边一点，一棵长满青苔的大树横亘在溪谷上挡住了去路。在所有人的屁股都安全的下来时，栖风拍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屁股坡下的屁股。这本是一张可以获奖的照片，可是栖风的摄影技术在傻瓜机面前，也是无计可施。在翻过了那棵大树后，我们就顺着溪水一直向下。说是溪水，其实，那就是黑水河了。对黑水河的威力早有耳闻，在它暴怒的时候，可以毁灭一切。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溪水同悍妇联系起来。那溪水宛转的丝带般的穿过巨石，绕过大山，像一个少女般的抚摩着爱人的脸颊，很体贴的模样。让人心醉，我实在是不忍心涉水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势越来越险峻，不断的有队友落水。此时，只有我和少数的队友还没有‘失身’了。我需要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已经由不得我再胡思乱想了。曾经的，神农架带给我们太多的意外，可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敢有丝毫的大意马虎。天色渐晚，每个队友的头上也多了一个头灯。可是我们却还在顺水而下。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夜里走山路是很危险的，而我们其时正在下着雨的溪谷中前行。为了安全，也顾不得许多了，于是各种品牌价格的登山靴都浸在了黑水河冰冷彻骨的水中。那些登山靴几乎清一色的具有防水功能，因此无法像溯溪鞋一样将水漏掉，真是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高帮的鞋子灌满了冰冷的水，走起路来呼啦呼啦的，更难过的是--无法停下来将鞋子里的水倒掉!就这样的坚持着，且熬着。在几乎四蹄落地的爬过了一段陡坡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萧姚久违的骚包歌声。我不知道那是人类的伟大、文明，还是什么，一条蜿蜒的山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后记
当晚，我们回到了木鱼镇。转天，大家鸟兽散。小草、QQ还有贺兰山转道武汉，第一批飞回深圳。犀牛独走三峡。我们决定休整一天。由于临时出现时间问题，我和飘、栖风第二批返深。第三天，初出茅驴等五人登神农顶后，经巴东往三峡。
历时三天两晚，我们完成了阿弥陀佛--老君山--蚂蝗沟--黑水河--彩旗村的穿越。其间经历了从未经历过的腐败，也直接的面对过大自然对生命的威胁。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每一个曾经素昧平生的队友都执着的伸出了手，从来就没有过的感动。在回来的路上，飘和栖风心无旁笃的猪头着，除了一身怪异的打扮偶尔会吸引一些好奇的目光外，没有人理我。窗外的风景迅速的划过视线，脑海里始终重复着那个差点就把我的生命留在大山里的画面，重复着每一句鼓励、暗示和每一次伸出的手，一蝶-、贺兰山、落英缤纷、苹果、QQ，还有泰雷家、犀牛、萧姚、初出茅驴、飘、小草和栖风，一副副鲜活的面容，都深深的烙在记忆中。是的，不要说我矫情，对我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队友，每一个定格的镜头都是最美的风景。
闭上眼睛，静静的听着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咔嗒咔哒。墨镜后面，一棵液体悄悄的滑落，穿过乱糟糟的胡子滑进嘴角。他妈妈的，咸的。
